
48

时代视窗

有时说服，常常引领，总在共情
——清华教师如何面对线上教学新课题

梅赐琪

梅赐琪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兼

任清华大学写作中心主任。1995

级经管学院本科，1999 级人文社

会科学学院硕士。

H.TC 演讲大会上，清华大学公共管理

学院副教授、清华大学写作中心主任梅赐

琪讲述了清华教师面对线上教学新课题，

不断改进教学方法，提升学生学习体验的

过程。他将其幽默地比喻为“4000 多位

青铜级的线上教师找回线下王者身份”的

过程。

大部分朋友可能不认识我，但您可能读过这样的

一篇推送，里面很煽情地提到了一个在直播中三次哽

咽的清华湖北籍教授。那个湖北籍老师就是我。

在疫情最焦灼的时候，校学生会的同学们请我在

雨课堂给大家讲了一堂课，叫《不完美的公共管理》。

讲到最后动情的地方，我没能太好地管控住自己的情

绪。所以后来，有之前不认识我的朋友见到我，也会

说：“哦……你就是那个……”我会稍微有一点尴尬，

但是我会非常配合地说，“对对对，我就是那个三次

哽咽的清华老师”。

所以，今天的故事，我们就从老师的直播和线上

教学开始说起吧。

4000 多位青铜级的线上教师能找回他们

在线下的王者身份吗？

请大家看下图 1。这是最新的全国学校、教师和学

生的统计数。如果全部线上

开课，意味着这是一场涉及

到 1400 多万名教师和超过

2 亿学生的大规模线上教学

试验。疫情，让老师和学生，

前所未有地通过互联网连

接在一起。

 听到这儿，我猜很多

朋友都会想，这 2 亿多的图 1：全国学校、教师和学生的统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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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真可怜，4 万多清华的在校生更

可怜，明明考上了清华，最后只能窝

在家里上网课。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想过，其实作为普通人的老师们也挺

不容易。以清华为例，2 月 1 日，学校

召开了全校教学工作会。邱勇校长说，

清华这学期的教学工作从今天就算开

始了，那天是大年初八。校长说，西

南联大那么艰苦的时候，清华都没有

停课；疫情面前，也不会停。学校决定，

为了应对疫情，把今年秋季（学期）

的 4900 多门课全部改成线上。

那天的会我也参加了。一边感受

到困境面前清华人的昂扬斗志，一边

我也在瑟瑟发抖。我心里出现了无数

的问号：雨课堂服务器究竟顶不顶得

住？ 4000 多位青铜级的线上教师能找

回他们在线下的王者身份吗？

所以，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担心的

都是技术。学校要求我们都要做好技

术备案。我在自己的课程大纲里，写

下这样的三条：第一，用雨课堂上课；第二，如果雨课

堂崩了，我们就尝试腾讯会议。第三，如果这样还不可

以，我们不要折腾了，我们一起在网线的两端捧起一本

书读一读。就算疫情把我们隔绝成了孤岛，我们至少还

有那些凝聚了人类精华的书本，将我们连接。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我当时在写下这三条的时

候，内心特别地悲壮。我甚至想起了西南联大的时候，

陈岱孙先生带着大家一起静坐听雨的样子。

然而，实际上技术的发展比我想象的要快得多。要

特别感谢同学们和校友们给雨课堂捐赠的土豆。大家一

起来看一下图 2。图中这位是清华大学物理系 95 岁高

龄的张礼老师。在助手的帮助下，他很有可能成为了全

世界最年长的讲授量子力学的网红主播。

我们可以看到，技术的问题很容易被解决。然而

技术问题的解决并不意味着线上教学就从此顺风顺水。

可以说，适应技术的改变可能是线上教学革命中最简

单的一步。线下的教学里，老师和同学们是在共同的

乐园里上课，知识和氛围让我们融为一体。然而，线

上教学使得我们成为了无数个分离的人和计算机的结

合体。长期下去的话，我们这些分离的人机体会不会

成为每个人的孤岛呢？

教育者引领的力量

没有一个人应该成为这样的孤岛。教育者要想办

法建立起超越技术和知识的连接。

图 3 是清华体育部的赵青教授。2018 年我们认识

的时候，刚好是赵老师从教三十年。三十二年里，赵

老师一直在从事排球教学工作。右边这张，是赵老师

图 3：清华体育部的赵青教授

图 2：清华大学物理系 95岁高龄的张礼老师



50

时代视窗

线上上课时的照片。大家看着是不是觉得很帅、很舒

展？

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赵老师去年 6 月份，左腿

前十字交叉韧带严重撕裂，不得已在 11 月做了重建手

术。今年 1 月我碰见她时，还是一瘸一拐。但线上教学

开始以后，赵老师坚持自己在摄像头的前面做示范。

看到这张图片后，我专门给她电话：赵老师，不

能这么拼，不要用你的腿来感动清华！赵老师说，这

可不是瞎拼，我就当是康复训练，领着同学们一起了

解损伤后怎么用运动康复！这是教育者引领的力量。

还有计算机系的邓俊辉教授（图 4）。邓老师是教

学能手，平时就开发了各种各样的教学软件供同事们

免费使用。这次疫情期间，邓老师的开发技能又再次

刷屏。他把清华各种上下课铃

声集合到一起，做了一个小程

序。不管是在北京，还是在湖

北，甚至是海外，只要你电脑

里装了这个小软件，（一播放）

立马能感受到在教室里的感觉。

我不知道赵老师和邓老师

课上的同学们是怎么体会老师

的良苦用心的。我当时有一次

课间的时候，就放了这段录音。

一个同学说，本来在沙发上躺

着了，一听到这个录音，一下

子就弹了起来。在我看来，线

上教学使得我们分离，但是教

育者引领人的功能没有改变。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说，教育

是什么呢？教育是一棵树摇动

另一棵树，一片云推动另一片

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热爱并且全力以赴的灵魂，无

论线上线下，都一样拥有唤醒

人心的力量。

学生说，我爷爷也想听课

在线上教学当中，仅仅有引领还是不够的。线上

教学的时候，同学们的学习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比如我在我们写作中心苏婧老师的课上偷偷截屏的这

张照片（图 5）。当时，苏婧老师正在请一个同学发言。

画面里突然出现第三个人，看上去应该是这位同学的

奶奶。在线上教学里，家长甚至是邻居朋友，都可能

出现在同学们的学习环境里。

在这学期我的第一堂课上，我给同学们发出了一

个邀约，我说：“同学们，我欢迎你们的家人一起来

听老师的课。”过了一会儿，我看到一个弹幕，是这

么说的：“本来家长刚刚出去了，我现在好想去把他

图 5：线上教学里，家长甚至是邻居朋友，都可能出现在同学们的学习环境里

图 4：邓老师把清华各种上下课铃声集合到一起，做了一个小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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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叫回来一起听啊！”

又过了一会儿，我提了个问题，请同学们在弹幕

里回答，一个弹幕弹了回来，“我爷爷的回答是这样

的……”那一刻，我觉得好温暖。平时，你们上学的

样子只能出现在家人远隔千里的想象之中，今天他们

终于可以感受你在清华学习的样子。如果不好意思，

你们就把自己的视频关上吧，我可以不介意。

当然，和家人一起上课未见得总是美好的事情。有

一次是我的线上答疑时间，那天上来了三个同学。我们

交流完正准备结束的时候，一个

同学开麦问：“老师，我可不可

以问一个跟课堂不相关的问题？”

我说：“当然可以。”

他说：“您在课上教我们对

事物要有批判的精神，可是我爸

妈总是相信微信群里的假消息、

伪科学，我怎么办？”

我当时就愣住了。我想了想跟他说：“首先，不

要跟爸爸妈妈说，我是清华的，我什么都知道，你们

都得听我的。你要先站在父母的角度想一想，他们为

什么会觉得那些消息是有道理的呢？说不定还真有点

儿道理呢。”

就这样，我大概当了几分钟的在线调解员，同学

好像挺满意的。当我们真的要结束的时候，同学突然说：

“还有一个人想跟您说话。”电脑里突然传出来一个

陌生的声音：“梅老师，谢谢您啊，我是那谁谁谁的

妈妈，我也一直在听着呢。”

那个瞬间，我突然好想我的家人。我好像也突然

明白了一个道理，在线上世界里，我们老师看起来是

在教一个学生，实际上是在交一个家庭，交往的交。

你用心了，感动的是一个家庭。

清华不是在“教”4万个学生

而是在“交”四万个家庭

我不知道，每一次在我的课堂屏幕背后，还有多

HiTC（Humanity in Technology and Creativity ，即科

技与创意中的人文），是一种新形态的主题演讲大会，

由清华文创校友发起于 2017 年，以“科技与创意中的

人文”视角，传递清华人对世界的态度：这是一种拒

绝冷漠的态度，是温暖的态度；一种拒绝浮躁的态度，

是安静的态度；一种拒绝软弱的态度，是坚定的态度。

老师既是在某个知识领域的传授者，也是疫情中胆怯恐惧、

寻求答案的学习者。在这样的特殊的时刻，教育是“有时

说服，常常引领，总在共情”的工作。清华不是在“教”4

万个学生，而是在“交”四万个家庭。

少学生的亲人们在一起旁听课程。如果我讲的有些不

对的地方，请你们谅解。但是想到疫情面前，因为我

的课，你们一家人一起体会彼此生活的样子，我觉得

作为教育者，我和你们在一起成长。

这一次的疫情当中，著名的特鲁多医生铭文再次

为大家所熟知：“有时治愈，经常帮助，总在安慰。”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特鲁多医生所以能够写下如

此深刻的句子，是因为他既是医生又是病人的双重身

份。在用两种不同的身份与结核病斗争的过程中，他

体悟到了医生面对不可知世界的真正意义。

这一次疫情的线上教学，也让我明白了一件事情。

老师既是在某个知识领域的传授者，也是疫情中胆怯

恐惧、寻求答案的学习者。从一开始的不知所措，到

勇敢地引领在前，再到和学生以及他们家庭的深度共

情，也让我明白，在这样的特殊的时刻，教育是“有

时说服，常常引领，总在共情”的工作。清华不是在“教”4

万个学生，而是在“交”四万个家庭。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教育者的引领和共情终将让

我们彼此连接。而这，就是曾经哽咽过三次的某清华

老师和大家的分享。


